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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學，煙火的氣味

       
在校門前停留著的我，看了看手中的取錄信件，再看看校門上的校名，「異形中學，真是滑稽。」臉
上只能留下苦笑的我，只能回想
       
中三下學年，由於租房費用又再增長，家中終於挺不了這紅爐烈火，只能搬遷至較為便宜的清野地區
，遠離市區的房屋。父母擔憂車費以及時間的損耗，最終，我亦轉校了。
     
「不是異形中學，是易盈中學，這『易』的發音是亦，白居易的易。」一位頭髮鬆散且戴著眼鏡的男
學生，走到我的一旁說著。然後向我上下打量一番，又再道：「我從未見過你，而且你連校名也未讀
得準，是新生吧。看樣子不是初中生，轉校生吧？」聽了這句話，我就只有點了點頭，卻想不到如何
回應。他也點了點頭，又再說：「那麼你就一起進去，還在等誰呢？」然後，就把我拉進這冷清的校
園中。
       
為什麼是冷清呢？因為我始終是轉校生吧，比起其他學生還是不了解校園路線，就只能提早點起行。
亦想盡早知道這校園的教室位置，所以有較多時間讓我參觀參觀。是的，我人比較獨立，喜歡自己一
人走著自己探索。可是，不知所謂何事，現在旁邊卻有位「解說員」一直在說著
「你讀幾年級的？」
「今年是四年級。」
「我也是啊！那你是什麼班的？」
「甲班的。」
「我也是啊！」
聽到這句，心裡總有些嘆息。因為高中這三年都會在同一班上跟同一群同學一起學習。也就是說，這
解說員會一直解說
「唉雖然可以認識你這新同學，可是」
「可是？」
「我們班裡真的是太可怕了」
「什麼太可怕了？」他一直斷斷續續，讓我也非常好奇到底是什麼回事。
「就是班裡將會不斷發生衝突因為有三位可怕到極點的大人物將可以影響到我們的安危。
第一位，馬賢，初中開始就打起了最優秀學生的名號，一直深受教師們的熱愛，每年在班上也被老師
點名成班長，甚至是科長。還聽說今年打算成為學生會主席。當然，他的社交都是一群知識分子，在
我們課室裡有一半都是他的支持者。成功當選的話，可說是擁有權力的當權者。
第二位，周迅智，聽說小學到現在都是籃球隊隊長，校長也要記他三分。可是，他的操行是一面倒，
遲到跟缺席都多得不得了。不是因為校隊是因為他而拿得到獎盃，而且成績還是保留在全級三十內，
校長不把他拉走？而且，聽說學校裡有不少人馬都是他的，可說是力量的霸王。
第三位，李英靜，這個消息比較少，而且少人知道。她從初中開始就參加了滿滿的課後活動，領袖生
、班會成員之類的。中二學期尾，就已經跟全校的女同學打好了關係。中三的時候，因為看某女生不
順眼，就叫了那一級的女學生不要理她，迫到那女生退學了。可說是女權的操控師。
本來這三人在初中的時候都不在同一班，權力戰如何發力都不會干涉。可是，現在卻是在同一班，你
叫我們這些小小的學生如何應對一波又一波衝突呢？」
聽完了這樣的故事，我就不禁大笑了出來。「你說故事挺不錯的，不做小說家真是浪費。」
他皺起了眉，「這可是真的，而且有很多表面而普通的事情，其實在背後都是他們辦的事。」
「算了吧，這一點都不真實。」停在路上的我又開始行著走著。心裡卻在想：周迅智這名字好像有點
熟悉。
        看了一看手錶，「啊都已經這個時間啦？」



「啊？怎麼啦？」
我的語氣跟腳步一起加快，「之前老師打電話給我說，要先去校務處辦點手續，我還是先去吧。待會
再見。」
＊＊＊＊＊＊＊＊＊＊
        走進了校務處，放下這取錄信。「請等一等，我已經通知了你的班導師，他很快就會過來。」
然後，我就在校務處內的椅子上坐著。憶起眼鏡生的話語，這有可能嗎？如果真的是三權分立的課室
，會有鬥爭？戰火？受傷的會是誰呢？如果跟以前古代的官場中，應該不能避免的是拉攏？孤立？退
學理應還是最終收場吧！不過，我就這麼一個中學生，難道不可以還我一個平凡的校園生活嗎？就平
常地跟朋友玩樂、跟朋友學習以及跟朋友平靜地離開校園。就這麼一個要求，也不能嗎？
       
「同學你好，我是你今年以及之後那兩年的班主任，我姓關。你已經選擇了你的選修課了吧」這個老
師就一直講一直講到去了運動場上，學生們大概是一千人，每一張臉都像木板一樣，即使被陽光照耀
著，還是多麼的沒精打彩。這個氣氛就好像在說，這學校有一股又一股的黑暗吧。
＊＊＊＊＊＊＊＊＊＊
       
到了禮堂，校歌、校長新學年的訓話，還有優等生的致詞，「大家好，我是中四學生馬賢」我心想著
：原來那人就是馬賢。皮膚清淡的白，而眼睛亦起了亮光，滿身都是標準的校服。不說也感覺到的斯
文學生，可是卻讓我毛骨悚然，感覺有些許嘔心。是我多心？還是我在妒忌？
＊＊＊＊＊＊＊＊＊＊
       
又走到了課室，基本上大家都按著自己的學號坐著，而我是姓許，所以通常都是十多號的。現在才發
現旁邊的同學缺席，總覺得有不好的預感
門慢慢的打開，校服上有各式各樣的皺紋，而且是多麼的不齊整，加上一個滿大的單邊斜背袋。而那
棕色的皮膚可以感覺到有種運動員的氣息，而那張臉卻讓我的腦袋有一陣動盪，
「是你？」
「是你？好久不了阿！」
「是啊！想起來應該有六年不見了，想不到會重遇見你。」
「嗯我走的時候都沒有留下連絡。」
「對就是這樣，連你周迅智的名字都忘了，反正以前只有一年同班吧。」
眼鏡生看了看我，然後打了下眼色，是在提醒我剛剛說的吧。但這是我的舊同學，這可是我在這學校
唯一的孤島吧？
教師走到我們前面，說：「同學，你怎麼遲成這樣子？可以解釋嗎？」
「沒有，地下鐵常常故障，我想的嗎？」他對著老師就一副不肖的樣子，顯然是不爽老師這一類吧。
然而，老師說著：「同學，我老早看過你們的資料。你是住在本區的，地下鐵故障與你何干？」
看來老師也是有備而來的。看到他那眼神也開始感覺到他的可怕，跟一開始的不一樣。
「算了，反正不遲也遲了，不可以有下次。」
周迅智就狠狠的盯著教師桌，小聲的說：「混蛋！遲早一天把你趕出去！」
聽了這句話，我感到一陣冷氣飄到我的背脊想著：難道是真的？

       
老師開始說到選班長的時候，氣氛好像開始改變。因為同學們的眼神都離不開那兩位男生。我在想的
卻是：就班長而已，有什麼大不了？
「好吧，大家都已經是高中學生了。自薦吧！先是男班長」
場內的同學們都沒人敢取下這名號一樣，只有的旁邊的周迅智舉起手來。我起了一個疑問，不是說了
那優等生每年都是班長嗎？為何沒有選呢？
老師雖然板著了臉，卻收不起自己說的話。另一方面，女班長李英靜也是一人當選。
      



 之後，老師又開始說：「到了高中，學生都要開始獨立去處理班務了。是時候選班會主席了」我旁
邊的周迅智雙手按著頭。他沒出什麼聲音，可是嘴形卻是：「我被計算了」
而馬賢就當選了班會主席。
我就說：「你不是成了班長嗎？這還不夠嗎？」
他說：「班長本來就是虛名，本來是最大的名號。可是，班會主席卻是實際上的指揮者，支配著班會
成員的，不論他是否自己名下的支持者。」
「權力重要嗎？」
「不重要，但需要」
「為什麼？」
「這是我們這些人的命運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的話，就會被卷入這暴風之中。人一走了，身體就沒了」
看來，對於他們權力就是這學校的一切吧



二、謎之學生們

       
直至放學，周迅智都再沒有表示任何關於那個區域、那個世界的事。顯然是不想作為舊朋友的我飽受
驚慌吧。
      
 從以前開始，他就是那太陽般的耀目。一直把我們置於後方，用自己的身軀打開前面要走的路。亦
可能是因為這原因，成為了那些追隨者們的最前方，紅日。
但我可以一直走在他腳下成為影子嗎？
＊＊＊＊＊＊＊＊＊＊
        鐘聲響起，下課時間已經到了
      
 周迅智說了有事就先走了，我就回頭看看眼鏡生的一方，他亦點了點頭，手拿捏著黑色的背包帶子
步近門口。我卻意識到他的後方那冰冷的眼神帶了點戰意，而那人則是與別的同學對話。那陰暗的眼
神一直讓我離不開，到達不了嘴巴的位置，看不了說些什麼。
「喂許亦仁，還不走嗎？」從眼鏡生的喊叫中醒了過來，熔化身上的冰薄。慢慢就出校門之外
       
「你跟那惡霸認識的嗎？怎麼剛剛好像一直在說話啊？」他嘴巴一直在顫抖著，在普通人眼裡感覺是
過於誇張，身為老朋友的我也真想知道那周迅智那「名垂千古」的故事。
「嗯認識，是舊同學。」
「啊喲…我我先走了，再」他還沒說完就把身體的方向轉了，可是，還是被我拉住那背包的小帶子了
。
「說吧，他人有什麼風光的事。」
「不不用了吧，你自己問他吧。」
「不說的話，你知道你的下場嗎？不記得了？他是我的舊同學啊！」
「我怎麼說得了呢？如果他是派你來滅我這個大嘴巴，他就會跟我沒完了」
我已經不想跟他說廢話了，一把捏緊的右拳放在他的眼前，再加上腳尖前的力氣硬生生的把地球的地
深吸力給退回去，一看就知道這樣我就比本來高出五厘米左右啦。然後，他還是屈服了
「好了好了我說了。可是不要打我阿」
「快！說！」
「根據可靠的消息，周迅智那人本來不是在這學校讀書的，應該是在隔壁的李淇拐中學這一等的名校
讀初中的。可是，第一天開學就把那裡的老師打進醫院了，第一天而已就把這樣做，雖然這樣就被趕
出校了，但這真的好可怕阿。而現在卻來了我們的學校，要是他無端就給我來一拳你看我會怎樣？」
最尾這句話，讓我整個人都對著他的身高打量一下，除了腳比平常人矮一小點、腰比平常人矮一小點
、頸項又比平常人矮一小點還有，腦袋比別人小一小點，就跟平常人沒分別
「應該跟老師沒分別，反正也是躺著出去哈哈哈」
「你還笑？他另外一件事就是在我們學校的，就在上年他無端端在聽課時間突然起來，一拳把自己的
兄弟打到在地上。雖然他兄弟沒有追究，可是也取了兩個大過跟見家長了。所以，別以為你可以輕鬆
的置身事外啊」
「這跟電影動漫的劇情好像挺像的，不如你還是去當編劇吧。」
「問了我還不信。算了，我到家了，再見。」
      
 這樣的事情真有可能嗎？雖然他雙臂應該是有能力做得到，可是主動去打架的我從未見過。算了，
學校事學校了
＊＊＊＊＊＊＊＊＊＊
       



第二天的早上，我還是覺得要先去習慣習慣，所以也是同樣的鐘點就出門了。而現在也上了樓梯間，
一步一步的走過去。可是走廊好像跟昨天不太一樣，比起昨天還要靜，是因為「第一個都是新鮮」的
嗎？反正想想就到步了
        在門外看著，好像跟平常不一樣。打開了門
       
我的胳膊跟手臂就被別人捉住了，以我的力氣一個人都防不住，還挺得了兩個人嗎？被這兩度力氣推
到另一個課室裡，卻看到一個背景坐在教師椅的把那雙腿都掛在桌面之上。課室之內還有好幾位穿著
同樣校服的人，但在場內卻沒有一個容貌掛在我的腦海。
「你跟周迅智很熟嗎？」
我沒有說話，就一直在想他是誰？是我班裡的人嗎？
「跟你說話啊！還聽不懂嗎？」
「嗯舊同學。」
「那就是說是同一伙的？」
「沒有說是或者不是」
「好，我給你一次機會。給你一個選擇，加入我們還是沒命走出去？」
「我要去廁所」
「你是欠揍嗎？」
「分明不是啦，你不是給我機會嗎？不先去廁所，怎樣思考呢？」
「你腦袋在屁股嗎？哈哈哈」
「不，我就是喜歡在廁所裡思考」
「算了，你們幾個跟他過去，然後快點回來。」
      
 然後，我就好像老大一樣，後面的人都一直跟著我這點風光，只有短短的三十秒。而最可惜的是走
廊間一個美女都沒有，所以就算有一點帥的我也沒辦法在這半分鐘釋放這十多年以來的一點男人味
        而之後的我，都只能夠窩在廁所等待救援的號角了
「你還不出來？快點！出來！」
「多等一會」這一刻的我還在忙著滑手機。你說，滑手機能停得了手嗎？不！可！能！！！所以，我
就只能一直滑了
＊＊＊＊＊＊＊＊＊＊
        鐘聲響起，然後我就打開了門
鬆了一口氣，看了周圍都沒有人了，然後就回到教室。這走廊就跟一般學校一樣，滿滿的同學走來走
去。很多人的手裡都有大大本書的，飄來跑去的讓我記得了一件事：暑期功課！
       
我飛跑回自己的課室，放下我一直背在胳膊上的背包。打開那些雪白的紙張，跟眼鏡生一起努力戰鬥
著

       
完成以後，回到自己的座位，桌櫃裡卻留下一張紙條：「最後機會，後悔莫及！」我在想：還是要我
選擇嗎？還是要把我拉進去嗎？因為我是周迅智的舊同學嗎？
然後，門外的周迅智就走進來了，把暑期作業掉在桌面，「借來。」把我那新鮮出爐的作業取了，連
我那本也不藏在櫃裡。老師來了，他還當面在抄功課
「死了死了」我一直來回的看我的作業跟老師的目光，而老師就一直盯著他。我撞了一撞他，
他卻說：「別阻礙我抄功課」而我就更用力的撞他。
他又說：「你看看你做的好事，字都彎了。」然後他看了看我，然後看著老師。
他笑了一笑，說：「老師你好。」然後他就低下頭繼續的抄
 



三、決心與逃

        到了最後我還是要在下課後可憐的站在教員室門外，而我旁邊卻是害我站著的周迅智。
我苦苦的叫著：「為什麼？為什麼我不是缺席？為什麼我不是沒做？卻偏偏是被捉在抄功課上？」
他呆滯的看著我，「有分別嗎？」
看他笨就這樣說：「缺席就可以延長時間啊！沒做就可以留堂坐著做啊！而抄功課要被罰站！」
他亮起了燈，「可是留堂做不完要留到做完才可以走啊？抄功課就一天而已，給他們就好啦！」
「不對，這會送你兩位同學一個美好的小過。高興嗎？」我的背脊都感到一陣又一陣的陰冷的氣，是
教員室的冷氣！而班主任只是冷氣下的配角可是，他說的話卻是重點！
在班主任的面前，我都沒話可說，只能微笑而且慢慢的移離周迅智
「你們繼續站吧，陪我下班。」
「可是我們都不同路，等你干嘛？」我不禁吐出這話來，而走著的老師重新轉過來，且發出他那可怕
的笑容。

      
 待了十五分鐘，周迅智繼續站著睡。這超高的技術恐怕不是一兩日能練出來的，他背後也沒有依靠
任何牆壁，他肯定有在學那些平衡力、什麼異形物理學之類。
這還是讓我慢慢思考那群學生們、那張紙條。雖然，旁邊這傢夥真的讓人很想去揍他，可是畢竟他還
是我的舊同學、舊朋友，難道我可以背叛他嗎？
對，我可以說一說就行啦。可是這跟心不一樣，所以還是算了。
「喂周迅智，把我卷進去吧。最好卷的比暴風雨還是強的。」
「」可是，他還在睡覺
算了，等下一天吧

        然後，我一拳打過去
「我要加入你們！」
「啊誰敢偷襲本大爺！說笑的你就這點力就想加入我們？」
「不行？只有力氣太沒意思啦，腦筋戰已經要開始啦」
「說笑？我比你還要聰明！」
「那就看著吧」
＊＊＊＊＊＊＊＊＊＊
       
第二天早，我又在同一個時間到達，我知道他們會再次出現，所以表情沒那麼慌忙了。而且，我早就
有備而來，放馬過來吧
「怎麼了？你的選擇是什麼？」
「我也想決定，可是，到底誰是老大呢？」
「不就是我嗎？你看不見啊？」
「不可能。就我一個平凡的人，有可能請最大的話事人來問我這麼簡單的問題嗎？而且還要兩次？」
「聰明，我就是基群的幹部。」
「基就是那個意思？」聽了讓我不禁把雙手擺在後面。
「沒這意思，反正你不會懂。」
「那基群的老大是誰？」
「中五的洪嘉豪，反正你是轉校的知道也沒用。」
「那也是好吧，我加入。可是有什麼福利之類的嗎？什麼什麼補貼交通費書簿費之類的？」
「你白痴啊？這群你知道是什麼嗎？」
「不是什麼運動社團嗎？」



「運動社團關書簿費事？不，我們怎麼成了運動社團的。我們可是黑社團的！」
「啊是嗎？好吧。那你叫什麼名字？」
「對，對，對這才說對重點。我叫王俊朗。」
「那好吧，我不阻你們了。再見。」
然後，我就急速的跑走了，他們沒有出來，可能是認為我已經接受了這個團體吧。可是，老子有那麼
簡單嗎？雖然，不是眼鏡生說的那樣，什麼馬賢？根本就不關他的事。
＊＊＊＊＊＊＊＊＊＊
        鐘聲完結了，周迅智也剛好到了。
「你知道『基群』是什麼嗎？」
「你聽誰說的？」他停頓了一下就坐下去。
「沒有，反正已經不重要了」我的心情好像慢慢放鬆了一樣。
突然，廣播開始了「洪嘉豪、王俊朗，聽到廣播了就請盡快去到校務處報到。重複，」
「你看看，基群已經被清除了。開心吧？」
「你到底幹了什麼好事？」
「就他們好像是你的死對頭，想把我拉進去，然後『錄音』，完成。」
「但你知道嗎？這你就沒有後路啦？」
「這話怎麼說？」
「因為是誰也會知道是你幹的好事了！」
「那我也沒辦法啊？不管了，反正我也決定了要把你推到頂點！」
「就你？」
「你說呢？」
        每一步都有很強的腳步聲，是在告訴我你超磅嗎？不是，是要我認得你吧？
開門之後，發現這人是李英靜。本來沒留意她什麼的，但她的高跟鞋也太大聲了吧？這樣才得到大家
的注意力，可想而知，她有多麼的青春期發作。然而，她不特別，形容完畢
眼鏡生走了過來，對我說：「聽說馬賢打算把你拉進去，你卻送他一個禮物。他決定不給你看到明天
的太陽！」
「好吧，反正這裡是屏風樓區，不看太陽也沒關係。」
「還在說笑？」
腳都軟了下去的說：「啊那怎麼辦？周迅智還不幫我？」
「那」他們準備說的時候，我又打斷了他們：「不是，我都沒有碰過他，就只是清理了基群而已。」
「什麼？你不是知道馬賢有幾個直屬的社團嗎？這樣他才能一直那麼白，而且權力保持者。」
「你還說？你有告訴我嗎？算了，周迅智不快點找人來保護我這個副團長嗎？」
「笨蛋阿？誰曾告訴你我有人馬的？」
然後，我只能指著眼鏡生
「任志明，你這個白痴」這句話都送給了眼鏡生了。
「說這話也沒有用啊，你只能在小休、午膳跟放學，盡快離開這個校園。」
「這不就是逃亡遊戲嗎？」
「當然。不過，有一個方法可以讓你很快就不用再逃避他們了，可是這可能不太好。」
「是什麼方法？怎麼不太好？到底是什麼？」
「就是」

～～～～～～～～～～～～
以上節目內容涉及不當行為，請勿模仿。多謝合作



四、任何事情，腦袋先動

        「就是時間，跟突發新聞。」眼鏡生一本正經的就著。
然而，我們還是不太清楚他在說什麼，「什麼突發新聞啊？」
眼鏡生搖著頭，不打算告訴我的意思，卻在周迅智的耳邊說了幾句話。而周迅智就大笑了一番，說：
「利害！」
「不說就不說，我還是自己想。」其實誰會想不到他的意思，重點在於他所想的方法到底有多少娛樂
感而已。不管了，反正放學的時間還是只有我一個人衝著回家，有時間不如想想如何逃吧。
       
可是，在這之前我還是要問問在這課室，這個戰力這個佈局到底是什麼樣的。在走象棋的時候，還是
先需要看看自己還剩多少兵士吧？
  
  「不知道大家能否看到這些符號做成的課室裡的位置，
  就只能努力想像吧。另外，主角在三列二行，周迅智在
  二列二行，眼鏡生在五列三行。由右到左。」
   
「藍色的就是你們的伙伴，黑色的就是馬賢的人。而白色就是不關連的同學。」這些由原子筆所畫的
圖隱約看得出這班同學都好像身處戰場。如果真的是戰場，無辜的白色就可能染紅。
「哎？等一下怎麼你會是白色的，混蛋！」給我發現眼鏡生這人想把自己置身事外。
「我本來就沒說過要加入誰啊？這遊戲太刺激了我怕我承受不了。」
「不行，沒有你的情報怎麼行？」我就用藍筆畫了幾畫，「你現在是藍色了。知道沒有？」
「哎電影裡的加入都很帥氣，怎麼我就這樣子？」他用不服氣的眼神看著我。
「別嘈了都把這事當成了什麼玩意？過家家遊戲嗎？這是鬥爭輸的最壞情況是死，不要把這想像得太
美好。」周迅智一刀斷了我們的輕鬆心情，然後他對著眼鏡生說：「雖然你的情報、計劃都算不錯，
可是如果你不願意跟著我們我不會說什麼。機會只會留給有準備的人。」
眼鏡生呆了一陣，就說：「我加入是沒問題，前提是想你說出你以前打老師跟打兄弟的原因」
周迅智就說：「關你屁事啊！又不是一定要加你進來沒有你，本大爺到現在還不是好好的過日子？」
眼鏡生被他的突然給嚇到了。可是我是誰？從以前開始我就了解他人，所以用眼神壓力給他最後一擊
，三，二，一
然後，他抓了抓自己的頭髮，深呼吸了一口氣，再說：「你以為我還是以前的我嗎？傻孩子，快滾下
去」
「混蛋，你居然」我氣憤到說不下去。
「在我這個位置，如果那麼輕易被人知道弱點，還得了？」他這話非常得逞。
「這話也不是沒道理。算了，見你求我我加入吧。」眼鏡生醒來了就說話。
「誰求你了？」周迅智聲大的說。
看到眼鏡生那麼囂張，我不忙補一句：「哈哈你那麼怕周迅智還敢那麼大膽，利害」
「不怕啦，反正我有他想要的情報。」他更是囂張。
周迅智把手掌壓在他的頭上，說：「小夥子，你沒看過古代劇嗎？情報可以硬來的。先把你綁起來，
再吊打哈哈哈」
眼鏡生重回那收斂的性格，安靜的坐著。

安靜了數分鐘，我再次說話
「難道我們不能反擊嗎？」
「不是不能，不過要在你這事處理好之後。」智說的不是沒有道理，如果愈是反擊，他們愈會針著我
打。」
「那你們大概什麼時候可以搞定呢？」



「下個禮拜五，我們出擊吧。那天是社員大會。」
「什麼社員大會？」
「我們學校有四個社，就紅黃藍綠色的，你看你的運動服不就是紅色的嗎？」
「對啊那你們的呢？」
「我的是黃色，周迅智是藍色的。」
「每人都不同，可惜」感嘆的我唉了一聲，再想想
「我有一個想法，不過，待會再說吧。」
＊＊＊＊＊＊＊＊＊＊
又到了世界觸目的環節，一年一度的世界級障礙賽已經開始。
首先一大群人都在這走廊裡，擠滿的不得了，根本跟泥漿跑步沒分別。不過，作為我的對手他們也是
跑不過來，我就潛進這人海，走到樓梯間一直跳衝
到了下去，才發現還有很多跟蹤狂一直跟著我，而我就一直跑一直跑。到了彎道的時候，沒有減少速
度，而且開始把自己的身體傾斜，用最少的路段跟他們的距離拉大。差不多到終點，不過我們的腿還
一直在跑，而我一直還在找更多的彎路，甚至是紅綠燈呢。至少不能讓他們知道我住在哪，否則我也
想不到怎麼辦。

好了，終於回到家裡，腿都被跑酸了。
「今天就第一天也這個情況，如果他下一天找個運動員老子我該怎麼辦？唉還是要自己想辦法。」
 



五、最佳逃生及策略

       
今天是星期五，好說了就是今天這障礙賽的第二天，也是可以說完成了就能夠好好休息。當然，今天
的我可不能早早的在那學校等著，起碼不能亂進虎穴就是。
想了想，學生的天敵還是老師，所以走到老師的面前不就等於免死金牌在我面前嗎？這確實是個好方
法。可是，卻不能把老師帶回家啊那老師不就是廢了？或許擋得了一秒鐘也是可以吧        
       
我到了課室的時候，已經有一半的同學在這，有些聊著、坐著、躺著等等，可也有些是盯著我看。
「志明，到底你們有沒有方法？昨天我就跑了一天，腳都快沒啦。再沒有出點策略，我人就沒了。」
我走到了眼鏡生旁邊說。
「先等著吧。下個禮拜一會有事發生的。」他冷漠的說，應該在分析些什麼。
「為什麼不是今天？」
「首先，你昨天才在生事，今天就能做些什麼？」而我卻是呆著看著他
「禮拜六日這兩天是關鍵，他們這兩天要不就是去玩、要不就是去打架，然後在禮拜一就沒那麼火熱
啦？再加上我們會加插『事件』，焦點自然就轉了過去別的人身上，明白沒有？」
「可是，被轉移的人不就很慘了嗎？」
「所以我上次可是有說這個『可是』，而你卻苦苦哀求」
他看到我一臉茫然，再說：「放心，這個別的人不會被追殺的我只能說到這而已，否則」
有一位同班同學走了過來，說：
「你們在說些什麼啊？就你昨天這麼膽小啊就只會跑嗎？哈哈哈沒這麼大的頭就別戴這麼大的帽子。
」
我們兩個都沒有說什麼話，而因為有其他同學，他們不敢做什麼事情，因為他們是我們班的「良好學
生」，是「好榜樣」吧。反正，我們之間在老師面前是不可能發生衝突吧。
我問過眼鏡生之後，他是馬賢的左右手不是「女朋友」那種。然而他都在學業成績上成為長久的第二
，黃逸源。反正，都是其中一個麻煩的傢伙，要清除的人物。
＊＊＊＊＊＊＊＊＊＊
       
鐘聲又再響起，這到底是開戰的號角還是休戰的一場休止符，就在散去的人群當中慢慢浮現那幾段身
影。我沒有走、沒有衝而是在老師的面前靜止，即使是馬賢這人馬之首也不敢輕舉妄動。難道就我這
樣的小人物就能扯開他的假面具嗎？如果真是，這實在太滑稽。可是，他卻一直盯著我看，我想了想
就決定
「老師，我聽說過你好像是中文老師阿，也有教體育的？」
「對啊怎麼啦？」
「沒有，就馬賢好像想跟我比賽就一百米的。想老師看看，誰到底能選成班會的代表去參加班會接力
。」
「嘩現在才剛開學耶，你們不覺得這會過分的早嗎？」
「沒有啦，馬賢太有辦事效率啦我想他已經打算準備聖誕的呢，所以我也只好接受挑戰啦。」
「那好吧。馬賢我們一起到那吧。」老師招了招手，馬賢卻沒聽什麼事就把他叫了過來，一起下去賽
場。

       
取了那些設備後，由被我拉來的眼鏡生做起點線的指揮者，而老師卻作為終點線的判斷人。當然，其
他的圍觀者們都是由他們的黨組成的，但他們也不敢過分地多人，只有足以了結我就可以啦。
「各就位」眼鏡生舉起手，這一場指揮都落在他手中一樣。
「我要你因為做過那些蠢事而向我們的人道歉。」他冰冷的表情在遙遠的老師眼中還是沒任何分別。



「你就想好了。」我吐出了這話來，這一刻我自己也傻眼了。
「預備」這話之後，眼鏡生在下一秒間手已落下
我跟馬賢也衝了出去，而大家的眼神都呆滯了，眼神都由四方八面亮起了

       
馬賢在一瞬間起跑時，已經超前，他一直認為自己是跑的最快的。而我卻是每秒就落後他兩米，在第
五秒的一刻
我的方向轉變了，順手取了自己的背包後，隨即向校門衝出去。在教師的眼前，把眾多位敵人眼中呆
滯的表情下這一瞬間，依靠我衝鋒二十『交叉』的小腿，再從地球那直到不能再直的赤道，拼命的衝
過去，即使香港不在赤道上
不過，他們最快也要先用零點八秒反應時間，然後再用一秒時間考慮老師在面前，再加上未得到在跑
得最快也還有五點二秒才跑完的馬賢的指示，這七秒就能讓我走出了學校之外，而且是更遠的地方。

        回到家裡，我還在喘氣地站著，喝了一杯水後就知道這又要給老師一個怎樣的解釋。
「這年代做學生的壓力真大，又要面對同學之間的關係、矛盾，又要忙著向老師解釋。還不知道眼鏡
生是不是真的有什麼可以解決這事情的。」
而電話突然震動，我看到是眼鏡生傳了短信給我：「剛剛的事我也被嚇到了。不過放心，我已經說了
你在跑之前你家裡有事打了電話來，最後也是心太焦急就衝回家啦。」
我整個人都鬆了口氣，躺在椅子上休息著
＊＊＊＊＊＊＊＊＊＊
星期六日我都在家裡成了宅男，沒別的就怕給人還債吧。
回到學校，走到走廊的時候看到出來走著的人感覺表情都變了，我還在想這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
我再次走到眼鏡生的旁邊，打算去問一下：「志明，你到底做了些什麼呢？」
他打著呵欠再說：「你真的要請我吃頓飯啦，上個周末都為你用盡了。而且還幫你出了一張大的人情
牌才有的呢。」
周迅智也說：「對啊，我也有幫忙啦」
眼鏡生反駁：「你幫個屁啊，你進得來這個課室，字卻那麼醜一點用處都沒有。」
看他們一直都沒說重點，我就不耐煩的說：「到底你們做了些什麼？」



六、借用操控術

「哈哈哈你不記得了？我可是情報收集的高手阿」眼鏡生托起他的眼鏡，展現他的威風。
「然後呢？」我還是聽著好了。
「對抗著這麼多的熱血男孩，不給他們分散點注意力，你又怎麼能逃離他們的目標呢？所以我就走了
過去跟李英靜交涉。你要知道，她可說是大地之母啊！她的根已經連結到全校的每一角落了。然後，
我就交易了些東西，她就把她姐妹分析了的事情都給我了。」
「什麼東西？然後分析了的事情是什麼？」
「能把男生們的腦袋都變傻了，還有別的嗎？不就是女生啊而用的是什麼方法？就是情書。」眼鏡生
說了之後，周迅智也過來坐著然後說，
「我也現在才知道情書的威力」然後智他一直盯著那封信。
我卻不太認同，「不就是一封信嘛有什麼大不了的，你們說的威力也太誇張了吧。」
「可是，馬賢雖然是大將軍，可是他卻不能名正言順的說，人馬難免會有點難以駕馭的。加上我說的
時間配合還有現在的甜頭，他們根本沒有一點力去對付你哈哈哈」
「原來如此，這不是用女生的力量去操控著他們的集中力嗎？」
「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我曾經也說過這教室裡的力量氣場不只有兩個，是有三個」眼鏡生開始自信
十足，無人能敵的樣子。
「哈，果然卧虎藏龍沒收錯你這人。可是，你交易的是什麼？」周迅智起了疑問。
「哦這也太過簡單了，周迅智老大你今個星期六去深海公園就可以了。」眼鏡生把責任一掌拍在智的
背後。
「阿為什麼？」周迅智一臉茫然。
「你不知道嗎？李英靜由以前初中開始就傾慕於你啦，所以我就跟她交易了你的一天。我早就說過有
人會成為另外一個可憐人的。」眼鏡生就開始偷笑。
「不不不怎能是我呢？你就你去好了，反正本來件事是你起。」智他指著我的說。
「怎麼行呢？交易不就是雙方同意，我到時候去也是怕被退貨啊。」
「老大，聽我說方法的時候你就大聲叫好，現在就說這些話男人要學會承擔啊！」眼鏡生也幫忙逼他
去就是。
「那女人很麻煩的，這不可以。唉我真的是收錯你這人啦。」
「叫你去就去，少廢話。不然你不要當老大好了，我幫你當就好，反正你這麼沒用。」
他就淒慘的眼神看著我。
「先等一等，事情應該還沒完吧？儘管是那些幫手可以被女生牽著走，可是被我幹掉領頭的團有可能
輕易想別的事情嗎？」
「這個問題啊我早就想過了，你把這個學校想得太簡單啦。」
「你這話又是什麼意思啦？」
「你有聽說過『大菌吃小菌』的遊戲嗎？當一個團沒有領頭的，就自然會有人想爭奪，這就是『分裂
』。可惜，這個學校內有大大小小的團，他們的分裂意味著有更大的危機會被吞噬掉，明白沒有？」
「啊這就是無形之手，這學校原來也有這樣的規律。」
智終於也再開口：「沒錯，這就是我們身處的世界。統治、被統治，或者是消失，就這三個身份。」
「沒錯，所以如果你可以刺破那些團，再吞噬就可以了。」
「雖然遊戲是這樣玩，但攻擊的方法就要每次不同，所以這是腦的戰鬥。」
「啊對啦，我們不是要開始反擊戰嗎？」
「沒錯，就是星期五。」
「那你們已經想好了沒？」
「也不能每次只有我去想吧。就寫信一事我都已經寫到手都要斷了。」
「那也是，就給我一天時間吧。可是，你有沒有發現馬賢到現在還沒有動靜？」
「就是，叫他人馬去動手也不需要用什麼腦筋。」



「是為了要選學生會而沒什麼時候嗎？」
另外一個戴上眼鏡的同學衝到我們眼前，他叫吳鳴山，然後他就開口了，
「聽到最新的消息，馬賢今年不是選學生會，而是已經當了綠社的社長。看來他是打算發起挑戰了。
」
當我們聽到這消息，我們也說，
「智，你也當社長吧，即便是否硬碰，這名聲也是必須，被搶先就沒了。」
「這不明顯嗎？他的人有一半是同一社的控制大局是輕易的。你看我們每個人都不同，大概想分割我
們的戰力吧。」
「哈背叛社對我來說是沒什麼關係的，規矩？不外如是」
「說的好，那智你就當吧。」
「好吧。」
＊＊＊＊＊＊＊＊＊＊
       
今天開始是正式上課的日子，除了知道自己的老師是誰之外，還開始要去認識同一選修課的同學。不
過我對這些都沒興趣，反而是要想想怎樣去報仇吧。
到底是插贓嫁禍？還是大整蠱之類？心就開始想：原本對他們是沒有想法。可是他們的行為是對我有
很大的威脅，攻擊可是最好的防守，我就只能以毒攻毒啦。
 


